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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与王朔之“京味儿”比较研究

[摘要]老舍是蜚声中外文坛的“文学大师”，王朔也是现代著名的文学作家。二者作品的题材和语言都与北京这一独特的地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应此有不少研究者将其都归入“京味”文学谱系。本文希望在此基础之上从创作动机，语言特色，艺术风格三方面入手，比较二者作品中的“京味儿”，从而使读者更全面的了解二者的差异性与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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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老舍与王朔简介

（一）老舍简介

老舍原名舒庆春（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字舍予，笔名老舍，满族正红旗人。本姓舒穆禄，生于北京，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戏剧家。著有长篇小说《小坡的生日》、《猫城记》、《牛天赐传》、《骆驼祥子》等，短篇小说《赶集》等。老舍的文学语言通俗简易，朴实无华，幽默诙谐，具有较强的北京韵味。1966年8月24日，中国作家老舍因不堪忍受红卫兵的暴力批斗，在北京太平湖投湖自尽。
（二）王朔简介

王朔，我国著名作家，编剧。1978年开始创作，先后发表了《玩的就是心跳》、《看上去很美》等中、长篇小说。出版有《王朔文集》《王朔自选集》等，他的早期小说诗歌文学作品都是以自己部队“大杂院”的成长经历为素材，后来的小说则形成特有风格，对白通俗化又充满活力，叙述语言则戏谑、反讽为主，对权威话语和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都有嘲讽，后进入影视业，电视剧《渴望》和《编辑部的故事》都获成功。
二．老舍与王朔小说对后世的影响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只要一提起老舍先生，我们就会自然而然的想起他的“京味”风格。他的作品大都取材于北京市民生活，所描写的自然风光、世态人情、习俗时尚以及运用的以北京话为基础的俗白、凝练、纯净的语言，无不透露着浓浓的“京味儿”气息

王朔90年代成为以飞扬跋扈的文字横行文坛的痞子作家，一声我是流氓我怕谁，直如当头棒喝，劈手撕下所谓崇高的面纱，接下来几乎全部的媒体都参与到这场轰轰烈烈的论战中去，加上《渴望》《编辑部的故事》《爱你没商量》《过把瘾》等等电视剧改编的成功，王朔火遍了大江南北。随着出书频率降低，王朔开始有些沉寂，《看上去很美》《美人赠我蒙汗药》似乎显得有些江郎才尽，真正重新引起媒体关注的，是他的一本拍砖杂文集《无知者无畏》，里面把金庸琼瑶并列成“四大俗”，从而引起一场大规模的金王论战，与以往不同，网络的参与使这场论战迅速升级和白热化，而无知者无畏，也跟当年“玩的就是心跳”“过把瘾就死”等王朔名言一样，成为年度热门话语。
三.老舍与王朔之“京味儿”比较

（1） 创作动机

“创作动机是推动作家真正进入艺术创作过程的内在需要或心理驱力。”很显然，老舍和王朔的创作动机每一次都可能是不尽相同的，甚至某一次创作动机就包含着好几种性质不尽相同的动机。

1.老舍作品的创作动机

老舍说自己是个感情丰富的人。“我的感情老走在理智前面”，“感情使我的心跳得快，因而不假思索便把最普通的浮浅的见解拿过来”。他的创作动机是在感性经验、具体的人事基础上引发的，属“缺乏性动机”，像《老张》中的人和事是自己经历过的，《骆驼祥子》是听朋友说的故事引发的。

2.王朔作品的创作动机

王朔则属冷静、稳重偏于理智型的人。这种类型的人在认识过程中倾向于进行分析、抽象和概括，善于运用概念进行理性判断，王朔在谈自己的创作经验时就说他的创作用抽象思维，也有形象思维，但更多的是抽象思维。

创作动机中的许多方面如某种情感要得到表现的压力，对文学的向往与理想、荣誉和物质利益的考虑，对于社会的某种责任或使命感的驱使等，不同的创作动机造就了作品的独特性。

（2） 语言特色

1. 京式口语的运用 

儿化韵是北京话的一个鲜明特色。老舍和王朔作品中都随处可见儿化的使用。10.7万字的《骆驼祥子》，儿化多达641处。王朔15.3万字的《看上去很美》，也有560处儿化。儿化韵弱化了浓重的鼻音和铿锵生硬的语音，使作品带上了浓郁的“京味”。 
　　不同于王朔的作品语言，老舍作品中的北京话语音四声俱全，节奏匀称。如《骆驼祥子》中，“勺勺颠颠、迷迷糊糊、安安顿顿”等语素重叠，增加了信息量，又富音乐感；“轻手蹑脚、松头日脑、野调无腔”等同义语素重现，使得平仄和谐、抑扬顿挫；“老实巴焦、冒儿咕咚、糊里糊涂”等增加助字，补足了音节，形成节奏。还有借“咚咚嚓”言祥子办婚事，既诙谐又具象声感。在王朔笔下人物的对话中，这种利用语音达到幽默效果的方式明显被削弱了。 

2.修辞手法的运用
老舍作品中，使用夸张的方法如《断魂枪》中对老者的描写，令人忍俊不禁，“肩上扛着条小黄草辫子，有筷子那么细”，极言老者的干瘦和头发的枯燥。比喻手法如：“老赵的倭瓜脸裂了纹，好似是熟透了。老刘五十多年制成的石头腮帮笑出两道缝。”（《上任》）老赵和老刘原本面目严肃得像“倭瓜”和“五十多年制成的石头”，听到尤老二说请客后立即起了变化，成了熟得“裂了纹”的倭瓜、“笑出两道缝”的石头，如此新奇的喻体形象地揭示了在中国只讲人情关系的事实。

王朔也广泛运用了各种修辞方式，不同的是，比起老舍文字的“通俗”，王朔的有些语言是“低俗”，却迎合了大众口味。如“这女人细看就显出年龄来了，白皙的脸上特别是眼角额头有很细很密的皱纹，像一毛六一卷现在涨到三毛四一卷的卫生纸。”（《过把瘾就死》）。双关：“您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我是你爸爸》）。

3.“幽默”的运用

老舍幽默的语用目的是同情和批判，王朔则是嘲笑和反叛。王朔则重视人物的话语表达，他将粗糙庸俗的语言引入作品，更易于大众读懂和接受，有时还进行辛辣的嘲讽，王朔作品表现了生活中客观存在的“丑陋”和“无耻”，幽默地讽刺了极“左”年代形成的“高大全”。但在进行辛辣嘲讽的同时，也一并否定了传统文化中的精粹和美好。

（3） 艺术风格

艺术风格，是作家在思想、艺术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作家的风格是由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因素决定的。所谓主观因素，是指作家的阶级立场、世界观、生活经历、艺术修养以及个人气质；所谓客观因素，是指一定时期的时代精神、社会风尚、民族传统和阶级斗争的总趋势。王朔与老舍都对北京特有的风韵、独特的人文景观、精致的文化趣味有着不俗的表现，但由于两者生活经历、性别意识对创作的影响以及创作的基调不同，也就是说两者的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是不同的，这也就必然导致了他们各自不同的“京味”的艺术风格。

1. 取材方面

在取材上，王朔与老舍的作品基本大多取自自己所熟悉的场景和人物，北京各类市民生活中的场景风致，以及构成古城景观的各类职业活动与寻常世相。但两人所要表达的侧重点是不同的。

老舍是随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成长起来的，并且积极地投身到革命的洪流当中去的，他的小说主要反映的是戊戌变法以来，中国社会几经变幻，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北京发生着急剧的历史的变迁，再现了社会变革对北京社会生活的猛烈冲击。

王朔则不然，他大多在描写社会边缘上的人，以往，游手好闲为社会不允许，每个人的社会位置都非常明确，新时期以来，很多人生活在社会边缘，表现他们的辛酸与无奈。
2. 语言的运用方面

一方面，与老舍相比，王朔与北京的血缘要淡一些，作为新北京的第二代移民，更熟悉以单位为居住特征的大院生活，对北京以胡同为居住特征的市民语言没有老舍谙熟，他更熟悉与现代城市发展密切相关的现代话语，用王朔自己的话说是“城市流行语”。构成王朔语言的幽默色彩的不再上北京市民的日常经验和生活常识，而是把革命战争时期的话语、新中国建设时期的话语、文革语言、当下流行语、以及民间话语杂糅在一起，形成一种奇妙的喜剧效果。
3. 人物的描写方面

老舍在表现北京市民形象时，总是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表现一种辛酸的幽默、痛苦的欢笑。而王朔笔下的人物，是一个个玩世不恭、自我作践的“顽主”有着鲜明的现代嬉皮士的特征，他们的行为不受任何限制与规约，社会秩序中那些持久的、正统的、老式的一切都受到他们公开的嘲弄他们是一些“厚颜无耻的闲人”，王朔作品正是通过对道德、理想、正义、人生、意义等下面价值的嘲笑，透露出社会转型期城市青年的精神状态。
结语：

老舍先生与王朔先生都是“京味”的写手，但由于各自的生活经历、所处的生存环境不尽相同，这也就导致各自的价值观、道德观念、审美方式等的不同。老舍先生是大时代之人，因此，他的作品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对于北京的文化他是欣赏又批判的，语言是精炼、准确、俗白、生动的。王朔并不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应此，今天的王朔的语言是和北京的语言交流后形成的一种独具个性的语言，只能算新北京文化中的一支，但其调侃式的文风却也独树一帜，包含了无限丰富的社会和文化信息。所以，两人的“京味”魅力是各有千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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